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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安瓜片
茗史出庐门，瓜茶古脉存。
无芽青涩尽，去梗暗香温。
雨采三春魄，炉凝六合魂。
何须寻世味，一盏即乾坤。

霍山黄芽
焙火淬新颜，金芽出霍山。
披毫凝雀舌，渥叶转云鬟。
唐韵千秋贡，殊荣万国颁。
一瓯春雪落，黄绿润人间。

舒城小兰花
皖地育灵芽，兰香溢万家。
霜匀毫刃皎，玉卷翠钩斜。
冲雾凝云缕，浮杯漾月华。
明清传雅制，一品冠新茶。

金寨翠眉
仙芽凝露新，翠色染芳茵。
雾润千峰秀，霜雕一叶珍。
沉浮观世相，甘苦涤心尘。
闲煮庭前月，香随笑语频。

我的故乡坐落在大别山北边的洪集镇，那里
是典型的丘陵地貌，有岗有丘有林，有河有田有
园，有麦有稻有果，就是不产茶叶。小时候，遇到
雨后初晴，站在高高的岗坡上遥望南方，一望无
垠的原野仰视着蓝天，一弯彩虹辉映一抹青山。
看着那连绵起伏水墨画般的远山，我们不知道那
里轰轰烈烈地闹过革命，诞生过人民军队。只听
人说那里有苍松翠柏，有飞禽走兽，有漫山遍野
的映山红，还有层层叠叠的青青茶园。

茶叶，人间烟火，无一不有。生长在大别山地
区的人们更不陌生。年少时，身在农村，家境贫
寒，很少喝茶，更未接触过名茶。记忆中，夏日炎
炎，酷热难当。母亲每日上午，细心地抓一小撮名
叫“外销卤”的茶叶放在一个红瓦盆里，接着倒满
一大锅开水冲泡，然后搁在小木桌子上冷凉。茶
汤红彤彤的，大人们干活回来，或小孩子东跑西
玩累了，舀一碗卤茶狂喝猛饮，顿觉神清意爽，暑
气全消。那种走进寻常百姓家的粗茶，那种一饮
而尽的饮茶快感，至今难以忘怀！渐渐长大，慢慢
开始浅显地认识一些本地区茶。知道“外销卤”是
外地的一种很普通的茶，因为价格便宜，且茶叶
反复冲泡，仍有汤色茶味，广受底层老百姓的认
可。

其实，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一般家庭很
少喝到的，让老辈人津津乐道的是“梅片茶”，茶
色碧绿，茶汤如翠，茶香浓郁。后来，我从父亲那
里才知道，这种比“外销卤”好喝的绿茶就是今天
的“六安瓜片”。

父亲是一位教书先生，也是评茶的行家。他
告诉我，老百姓把六安中心地区产的茶都叫

“梅片茶”，这是通俗而片面的说法。细分起来，
它与“六安瓜片”是有区别的。谈起“六安瓜
片”，父亲娓娓道来，他说，这个名字用得很晚。
老早，大别山北麓产出的茶叶通行叫法是“庐
州六安茶”，这在名著《红楼梦》和《儒林外史》
中都有体现。后来，到了清朝，有一种叫“齐山
云雾”的茶非常出名。这种茶生长在崇山峻岭、
云雾缥缈之处，当地茶农讲，“齐山云雾，东起
蟒蛇洞，西至蝙蝠洞，南达金盆照月，北连水晶
庵”。由于它生长环境特殊，产量也很低，每到
新茶上市，大多都被官府收购，老百姓看得见，
却买不起。于是，在它的周边地区广泛栽植茶

树，久而久之，这种茶的种植范围和茶叶出量
大大增加。
父亲还说，“清明摘不得，谷雨摘不彻 (不

及)”。每年采摘春茶，谷雨前有选择采摘的嫩叶
称为“提片”，炒制工序讲究，茶品上乘。谷雨后，
大范围采摘的茶叶叫“瓜片”(因为加工后，形似
瓜子)，叶片适时，炒制精细，茶质优良。进入梅
雨季节，仍然可以采茶，但这个时候的茶叶稍微
有点老化，茶质相对减弱，这段时间采制的茶叶
通称“梅片茶”，它的价格比“提片”、“瓜片”便宜
得多，所以，深受下层消费群体的欢迎。

父亲还指点我，茶叶分内山茶和外山茶。内
山茶，顾名思义，是大山深处生长的茶叶，像黄
石冲、鲜花岭、响洪甸、白马尖、晓天等地，山高
林密，云雾缭绕，是出好茶的地方。大别山的绵
延地带，山势低矮，氧气稀薄，土质较差，产出
的茶叶叫“外山皮子”，不可与内山茶同日而
语。
茶叶有这么多的学问和讲究，父亲很少提

及，因为，在困难时期，一大家子连饭都吃不
饱，茶叶自然成了奢侈品，有一点“外销卤”，已
经很满足了。改革开放以后，家境发生翻天覆
地的变化，爱茶品茶的父亲自然谈茶生悦，渐
渐表现出“儒雅情怀悠远在，清香回味语犹迟”
的先生风范。每到采茶季节，他都要亲自去山
里，买得几斤好片茶，储备在不锈钢制成的茶叶
桶里，然后小心翼翼地用黄表纸包上干木炭一
同放进去。平时，很少喝。逢年过节，一家人团聚
在一起，不光是大快朵颐，享受丰盛的美味佳
肴，我们还能美美地喝上一杯杯父亲用心泡制
的清香四溢的六安茶。

时光流转，白驹过隙。随着岁月的变幻，我
的人生角色也在不停地转变，看待世界的目光
从心系家乡到瞭望远方，认知也从幼稚慢慢走

向成熟。日常
生活中，对
茶 文 化 的
理 解 、体
验和品味
不知不觉
中拓宽了
新的天地。
知 道 六 安
茶除了“六
安瓜片”位居
中国十大名茶之
列，还有“霍山黄
芽”、“舒城小兰花”、

“金寨翠眉”、“华山银毫”等
好茶同样在国内外声名远播。

阅读零星的文献，从先贤的言语和诗
词歌赋中，感知六安茶的份量和文化内涵。譬如
茶圣陆羽《茶经》中有过“六安茶”的记载；诗仙
李白写过“扬子江中水，齐山顶上茶”诗句；南宋
文学家、爱国诗人陆游作过《六安瓜片赋》；明代
茶学家许次纾的茶叶名著《茶疏》开卷的第一句
话“天下名山，必产灵草。江南地暖，故独宜茶。
大江以北，则称六安。”和许公同时代的天文学
家、农学家徐光启在其著《农政全书》中记述“六
安州之片茶，为茶之极品。”如此等等，身在茶
乡，何等之幸，何等荣耀！
与茶结缘，我第一次外出旅游，在杭州慧禅

寺，喝过“西湖双绝——— 虎跑泉水龙井茶”，真正
感受过名茶的独特魅力；第一次参加六安市作
家协会组织进山采风，去的地点是鲜花岭，无比
感叹青翠的茶园和那梦幻般的山水；第一次陪
文友收集大别山民歌，听到的第一民歌是天堂
寨的《敬香茶》，歌声悠扬，不绝如缕；第一次在

省级文学刊物上发表的小说，名字就叫《茶山青
青》，杂志社还特意给配上青山绿水的插图；第
一次参观与茶有关的纪念馆是舒茶纪念馆，“九
一六”茶园的历史名扬天下，那“蜂蝶满山莺百
啭，杜鹃风送采茶歌”的景象，无数次在我的脑
海里呈现。

“一壶一茶一红尘，一水一景一人生。”以
茶为文，洋洋洒洒；以茶为媒，行走天下。我常常
独饮静思，在这熙熙攘攘的大千世界里，有多少
人追名逐利，多少人算尽机关，多少人不知进
退，多少人迷途不返？有一天，当你醒悟过来，可
否放慢行色匆匆的脚步，汲一泓清泉，煮香茶一
盏，月下，窗前，亲人们共叙天伦、持茶言欢；或
在雨雪纷纷时，在疲惫不堪中，在落魄失意间，
每一个人都会有一杯温暖的茶在前方，在路旁，
在灯火阑珊处，等你，等我，等他。

咏六安茶
周卜安

洪洪登登北北 摄摄于于徽徽音音楼楼茶茶舍舍

茶 缘
穆志强

端午节，成为与中秋、春节一样被
普遍重视的节日，真好！
而对于金寨县汤家汇镇一带的人来

说，给端午节丰富了一个更好的节日内容，
那就是在端午来临时，接已经订婚尚未过门的
媳妇来过端午节。这个区域性习俗，让未婚男女
非常高兴，也很期待，因为他们平时见面的机会很

少。
我也是这个习俗的受益者。
我与未婚妻相距六七十里山路，每年就是正月

拜年见一面，然后就是等着端午节见一面。因此，我
对这个节日满是期待。
一到农历四月底，父母就开始忙碌了，把锅台、

碗架和用了好多年的桌子清洗一遍，直至木制碗架
和桌子露出木头的本色来。
床上的被子、被单也洗了，连铺床的稻草都换

了新的，躺在上面有一股清新的稻草香味儿。
端午节，自然少不了要包粽子，汤家汇的粽子

是荷叶包的。
春天，竹笋长出来的时候，会有笋叶脱落，我们

把它叫作荷叶。去竹园里捡回来，放在家里留着端
午节包粽子用，因为当地没有芦苇，只能用竹笋叶
包。竹笋叶包出来的粽子，有一股清新的竹的味道，
非常好吃。
接未过门的媳妇过端午，还是一个婚姻确定与

否的晴雨表，测试女方最终愿不愿意把女儿嫁给男
方。如果男方去接的时候，女孩子顺利来到准婆婆
家过端午节，那肯定是不会退亲的。反之，则男方心
里就打鼓了，往往男方的父亲感叹一句：看来女方

要踩亲啊。
五月初三，俺二姐清早出发，坐着那种一上岭就

突突冒黑烟的农用三轮车，车厢两边各放一块长木
板算座椅，遇到地面不平时，车身一颠，把人甩多
高，经常头碰到车顶的篷布上。

从早上二姐出门开始，我就眼巴巴地盯着大门
口的路，一会儿跑出去一趟，一会儿跑出去一趟。父
母见状则掩嘴相视而笑。

母亲忙着准备饭菜，居然变戏法似地拿出保存
了很久的腊肉，煮的时候满屋生香，腊肉味儿让人
馋涎欲滴。煮熟后的腊肉，肥肉处晶晶亮，似乎是透
明的，闪耀着晶莹的光泽，每看一眼香喷喷的腊肉，
就忍不住咕咚吞一口口水。

这个节日自然少不了咸鸭蛋和咸鸡蛋。当然，这
些咸蛋也是自己家腌制的。母亲真能干，会制作这
些。二三月间，她就把鸡蛋、鸭蛋收拢好，然后用黄
泥巴糊满，在泥巴上撒上盐，放进坛子里，封好口。
等到此刻，腌制的鸡鸭蛋就派上了用场。母亲吩咐
我打开坛子，拿出咸蛋，洗净外面的黄泥巴，备用。
做好这些后，我坐立不安地等待着。快晌午的时

候，路口终于出现了二姐和“她”的身影。我那个激
动劲儿无以言表，兴冲冲地喊道，“娘，娘，俺二姐回
来了。”

“你媳妇接来了吗？”忙碌的妈妈紧张地问一
句。

“来了来了。”
二姐走后面，她走前面。我与她见面，互相欣喜

地对视了一下，然后各自脸一红，匆匆低下头，就互
相不打招呼了。她则冲着爸妈打招呼，我则喊了一

声二姐。
吃饭的时候，母亲不停地

给她夹菜，她则客气地谦让，反过
来把腊肉夹给母亲和二姐的碗里，
却不给我夹菜。二姐则提醒我，小弟，
你给俺妹(未过门的媳妇喊妹)夹菜唅。
我忙不迭地点头，欣喜地站起来给她夹
菜，她则捂着碗说不用不用，弄这么大一桌
菜，我吃啥自己叨。
吃好饭，母亲让父亲把泡了一夜的糯米

端出来，居然有大半水桶之多，浑圆的糯米泡
后如闪亮的珍珠。母亲则将在水里浸泡了一夜
的荷叶拿出来压平整。由于荷叶是围着竹笋长
的，呈C形卷曲，包粽子之前，要将这个C形压平
了才好包。
父亲将水桶里的糯米倒出来，分两个盆装好。

母亲和二姐包一个盆的糯米，我则自动和她包另外
一个盆的糯米。

看着她熟练地将荷叶底部卷成锥形，然后抓几
把莹白的糯米进去，五个手指并拢呈鸟嘴状，给糯
米压实，又撩起一捧水淋进米里，然后折叠盖上荷
叶尖的一边，用龙须草扎实，一个菱形粽子就包好
了。

我自然要显出自己的能干来，其实没包过。她
看着我笨手笨脚的样子，掩嘴偷笑，不时纠正、指导
我。她一笑，让我心花怒放，心里说，幸亏自己笨点
啊，不然哪能看到她如此多的笑呢。

这个端午节的粽子特好吃，香甜一生，因为
她成了我的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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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立功，是我的父亲。时任舒城
县副县长，兼1958年龙河口水库修
建指挥部总指挥。2025年5月3日，
是父亲逝世17周年纪念日。在龙河
口水库纪念馆的玻璃展柜里，那件
灰褐色的蓑衣总让我驻足。蓑衣编
织的纹理间，仿佛还凝结着1958年
的冷雨。当年那位老干部指着展柜
里的蓑衣轻声说：“这就是当年邓
县长的战袍。”

母亲记忆中的雨天，父亲总是
最先冲出家门。蓑衣簌簌作响，斗
笠下的背影在雨幕里渐行渐远。发
黄的照片里，父亲和民工们一体拉
车的绳索深深勒进肩膀；父亲说
过，握铁锨的虎口震裂时，血珠会
溅在冻土上。那年汛期来得猝不及
防，一连几天大雨，东大坝和围堰
同时溃决，那天夜晚的情景，后来
人们在文章里写道：邓县长带着民
工们挽成人墙，在激流中站成一道
堤坝；在那些艰难的日子里，每晚
民工休息后，邓县县长长依然在工地和
帐篷间巡查，房间的灯总是最后一
个熄灭。月光下那串深深浅浅的脚
印，至今镌刻在十万龙舒儿女的记

忆中。
舒城县政协《永恒的记忆——— 龙河口水库建设实录》编

纂组解启玲主任告诉我：“我们采访了七八十位健在的老
人，提起邓县长，都眼含泪光。”老团长张成恕谈及纪念馆
初建时没看到父亲的资料，情绪激动地说遗憾。劳动模范
许芳华那句话至今铿锵：“邓县长都带头泡在泥水里，我们
有什么理由不干。”十万龙舒儿女就这样跟着父亲，用双手
和肩膀挑土123万方、砌石23万方。水库大坝成功合龙，父
亲心里充满喜悦，在庆功会上，父亲这个带过兵打过仗的
北方汉子，却悄悄把奖状叠进旧挎包里，就像当年把军功
章藏进贴身的粗布口袋一样。

随后的岁月里，杭北干渠和舒庐干渠同样在父亲的精
心指挥下相继建成，如今这些水利工程已成为子孙后代们
的骄傲。六十年代《农村报》记者要采访父亲的事迹，父亲
却说：“功劳不属于我个人，功劳属于大家。”把荣誉推让。

今天站在纪念馆平台上远眺，万佛湖 (龙河口水库 )湖
水碧波荡漾，倒映着青山的轮廓。那些父亲您用算盘核验
过的土方量，用脚步丈量过的导流渠，早已化作润泽千里
的命脉。玻璃展柜里的蓑衣依然保持着30度的倾角，那是
劳动者最虔诚的鞠躬。经年的茅草早已凝成铠甲，恰似当
年那个在雨中跋涉的背影——— 那道永远前倾的脊梁，如同
大坝的迎水面，始终面向风雨，背护苍生。

展窗玻璃映出的，是碧波千顷的湖面，是堤岸
上追逐风筝的孩童，是晚霞里散步老人，是
灌溉渠边金黄的稻浪。抚摸着蓑衣粗
粝的表面，我终于读懂了父亲您
常说的那句话：“共产党员
的腰杆要靠群众来挺
直。”

斗
笠
下
的
脊
梁

邓
维
世

母亲节前的一个清晨，路边偶遇几位穿
戴整齐幼稚园的孩子，在老师们的照应下，
手持“微麦”对过往行人进行随机采访活动。
只见一位干干净净、瘦瘦小小可爱的男孩径
自朝我走来。

“叔叔，您好！”小男孩音色清亮、略带奶
声、怯怯礼貌地和我打着招呼。“我能采访您
一下吗？”

“小朋友，你好！当然可以呀。”
“叔叔，您知道母亲节是哪一天吗？”
“哦，应该是每年5月的第二个周日。”
“对的。叔叔，您爱您的妈妈吗？”
“爱呀，我很爱很爱我的妈妈。”小男孩

随手送上一支用玻璃纸精美包装的红色康
乃馨，我蹲下身，微笑着和孩子照了一张合
影。
望着孩子们离开时的背影和手中的康

乃馨，一丝泪水湿润了我的眼眸。我又想起
了离开我们多年的母亲。
母亲的亲和、温柔，深深地印刻在我的

生命里。
母亲在解放前高中毕业便投笔从戎参

加了革命。日常事务的繁忙，生活的琐碎，并
没有影响母亲对子女的深情疼爱和悉心养
育。母亲的大爱柔情，几近融进了平日里生
活的每个细节。她用善意的微笑温暖着我们
六姊妹。
常听姊妹们说，母亲对我疼爱有加，因

为我是六个孩子中唯一的男孩。但我记得非
常清楚的是，母亲对孩子们的爱是没有差别
的。特别是在一些大是大非、讲原则、人生关

键转折点上，母亲对我也从不袒护和溺爱。
当年下乡插队，如果母亲打个岔，我有

可能留城就不用在农村亲历食宿的简陋艰
苦、“双抢”时节的紧张、疲惫和辛劳；不会遭
受稻田里的蚂蟥叮咬、挖塘泥里的菱角尖刺
的扎脚。那么，我的人生也就不会有对农村
生活的深入体验，以及对农民现实生活的深
刻了解，对社会际遇甘苦的正确认知。

当年，如果母亲阻拦一下，我也可能会
随机进入企、事业单位，不用再万里赴戎机，
到音讯不便、交通阻隔的大山里入伍戍边。
如果不去当兵，我从小立志从军的夙愿就不
能实现，我丰富的人生履历就会留下一项缺
失和遗憾。
到部队不久自卫反击战便打响了。我们

就驻守在广西，随时都有上战场的可能，我
们也都做好了随时上战场的思想准备。
直至战争结束，我复员回家，与姊妹们

谈心，她们才告诉我，那段时间，父母的日子
不知道怎么捱过来的，他们担心、焦虑、寝不
安枕，食不甘味。但是，母亲却把她那份大
爱，深深地掩埋在心底。

我珍藏着在部队那段时间母亲写给我

的一些信件。在一封封泛黄、字迹隽秀的信
件中，母亲对我在工作和学习、为人处事方
面哪怕有小小的一点进步，都给以充分的肯
定，并鼓励我要服从命令听指挥继续努力。
虽然话语朴实，却字字珠玑。几年部队生活
的摔打，让我练就了不怕苦累的韧劲，迎难
而上的坚强，令行禁止、勇于担当的素养。部
队之于我，既是一个革命的大熔炉，也是淬
炼我人生不可或缺的成长学堂。

这种母爱和温馨也会泛溢到家庭之外。
记得，母亲那时候在单位上班，一些新

招收进来的学员家在农村，经济条件并不宽
裕，来回交通也不方便。有时因工作忙、加班
误饭点也是常有的事。经常性地无论是中午
或是晚上，会有新学员跟随母亲一起来家里
吃饭。家里人都已习惯了，也不见外，赶上家
里有什么吃什么，也不专门去做，哪怕就是
喝稀饭吃馒头，小学员们心里也是甜滋滋
的，脸上总会绽出开心的微笑。

平时，还常常听到与母亲共过事的人，
谈到我的母亲，都说她人非常好、善良而忠
厚、办事认真。起初，我还有点懵懂，后来，渐
渐明白，母亲之为人，善行成德，已非一日之

功。这些具体的小事，就是最好的注脚。
母亲工作认真，那是一点也不含糊。几

乎天天晚上都要加班到很晚才回家。年龄很
小的时候，天黑了，总在想母亲早点安全归
来，直至硬生生撑到一双小眼睁不开了，方
心怀一丝忐忑进入梦乡……
后来，长大了，我更加明白：母亲的忙，

不光是能干，更在于她肯干还心细。母亲在
单位不仅负责财务部门整体工作，还兼做财
务出纳。尽管当时单位不算大，两、三百号
人，所有钱款流水汇集到出纳账目这里，也
够忙人的。每个月五号上午单位职工发工
资，为了避免干扰，母亲都是在单位同事的
陪护下，从银行取到钱款再回到家中一一分
装好。父亲、我、以及在家的姊妹，也积极参
与分装工资的战斗。这项工作虽说技术含量
不高，细心程度却要求极严。当年，工人工资
不高，十几、几十的都有，领导都很少过百，
工资零头小到角和分，全部分发完毕，必须
丝毫无差。正常情况，分发顺利了，大家自然
开心。而当最不愿出现的情况出现了，分发
的数额与总体金额对应不上，尽管令人心情
有些沮丧，但必须一个个仔细从头再来，直
至找到装填有误的那份工资袋纠错为止。这
个时候，轻松释然的笑色方才慢慢回到母亲
的脸上。

……
母亲一生为人善良、敦厚的优秀品行，

就像一盏明灯，一直在我的内心深处熠熠发
光。

一支康乃馨
刘东升

没有一个人可以永远活在自己的青春
里，但青春的记忆永远印刻心底。随着时钟
敲响，某一个时令节点的来临，那一段记
忆，那段时光里的情绪、气氛、味道就都回
来了。回忆过往，怀念远去的青春，怀念那
些过往的人和事，也是在不断找寻我们曾
经的记忆。

“深知身在情长在，怅望江头江水声”。
这是两则写于廿年前端午的随想，也是一些
小心翼翼深藏心底的情绪，虽然时光从不曾
为谁停留，那些曾给予我们温暖的人，或远
离或故去，但如今想来，依旧感觉温暖。

一
中国人是讲究传统的，过节就是对传

统的延续。其实，年、节只是生活乐章里相
对高亢的音符。我对端午节的记忆，却不是
因为投江自沉的诗人，而是《白蛇传》里白
娘子和许仙那段经典的“人蛇情未了”。

小时候在外婆家过端午，外婆给我讲
起了白娘子和许仙的故事。外婆故事里的
白娘子是美丽而善良的，不是常妈妈用来
吓唬鲁迅兄弟的“美女蛇”。白娘子不顾“人
妖殊途”的天规戒条，为了爱情嫁给了许

仙，而许仙却听信了法海的话，在端
午节的时候，骗白娘子喝下雄

黄酒，现出蛇形，最终悲惨
地结束了爱情。

外婆是同情白
娘子的，从不把

她看作蛇妖，而将她视作一个可怜的女人。
受外婆的影响，我也对白娘子充满了同
情，虽然那时我不懂得什么是爱情，但我
记住了这个故事，也记住了端午节。从那
时起，端午节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再不是
空荡的，那里有了一个悲惨女人幽远的叹
息。她让端午节平添了许多人情味。

去年的端午节，有一份爱情曾经走近
我。那天一大早，那个女孩来看我，给我提
来一袋粽子，告诉我说，粽子是她妈妈亲
手包的，带几个来慰劳我，让我这个异乡
人也能分享到家的“味道”。我迫不及待地
解开粽叶，咬了一大口。粽叶的清香，糯米
的甜腻，让我不仅品尝到了家的味道，还
尝到了淡淡的爱情。

我不知道该怎么感谢这个在我孤独的
时候，想到我，给我送来温暖与关怀的姑
娘。此时，我甚至把她想象成白娘子，把眼
下的一切全然当作爱情的暗示。或许端午
节里的爱情故事，注定不能圆满；那爱情的
暗示，最终只停留在“暗示”的层面，稍纵即
逝。但那一份温情，确曾让我年轻的生命充
溢着无尽芬芳的诗意。

“忽有故人上心头”。此刻端午又近，我
想起纪伯伦所说的“初见”语：那是一道
光芒，把心的各个角落都照明了；那是
在第一根心弦上发出的第一声心响。
虽然流传许久的白娘子和许仙的故
事注定是个悲剧，虽然端午啜饮的雄
黄酒让爱情现出“原形”，但西湖断
桥相会毕竟是“一见卿卿误终身”
的佳话。往事落落，成长有声，感
恩流年里的每一场遇见。

二
作为年轻人的我，对于是否

过节，过什么节是不大在乎的。
我一个人在外地工作，除去过年
以外，什么端午、中秋都只是自
己糊弄，并不当节过，想起来就
打个电话回家问候一下父母。倒
是父母每每会打来电话，询问我
回不回家过节，我照例回答一个

“不”字。
去年和今年的端午，我都是

在同事家里过的。同事的父母是
和蔼可亲的长者，对我们几个家
不在本地的年轻人很是关爱，过节
时就像对待自己孩子一样，招呼我

们去吃饭。我们也不推辞，因为那两位老人
对我们的态度，如父母一样让人觉得亲切。

吃饭的时候，他们一个劲地劝我们多
吃菜，他们脸上展露着父母对子女的怜爱。
我知道两位老人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们
觉得我们孤身一人在外，过节时难免感
到孤独，叫我们来家和他们一起过节，感
受一下家的气氛和温暖。

看着两位老人满脸的慈爱，我忽然感
觉到了他们的幸福，他们有儿女承欢膝
下，还有我们几个异姓的孩子围着他们，
感受他们爱的施予。

此时此刻，我不由得想起远在家乡的
父母。记得从前我和妹妹都在家的时候，
每逢过节，父母都格外忙碌，会起劲地张
罗出一桌的好菜，然后全家人会在一起过
个热闹的节日。那时候，我们在父母身边，
他们再忙再累也觉得高兴，觉得有劲头。可
如今，我和妹妹都离开了他们，只剩下他们
二老在家清冷地过着日子，他们把节过得
格外简单。

我忽然明白了父亲电话中那句听来轻
描淡写的问话“回不回来过节”的份量，那
里面包含了父母多少的期盼，多少的牵挂，
多少的思念。可我却用一个“不”字回答，这
个“不”字，对他们来说多么残酷，又会让他
们多么失落。

我的父母从小就教育我们：人应该学
会独立。他们认为那种把孩子卵翼在自己
身边的做法，容易养成孩子的依赖感，不利
于成长，所以鼓励我们兄妹自己去经历风
雨。
他们经常给我们讲，老鹰会在小鹰试飞

的时候，将其推出巢，不经摔打，就不会有
坚硬的翅膀。可是当我们真的一个个“飞”
离了家之后，他们又会像天下所有的父母
一样，对我们眷眷难舍，牵肠挂肚。特别是
过节的时候，别人家都是热热闹闹，团团圆
圆，而他们只能面面相对，他们多么希望我
们能回家一起过节，让他们的关爱有真实
的受众。

父母永远牵挂我们，而我们却常常忽
略了父母。今年的端午节，我是无法回家陪
伴父母了，在向同事父母敬酒的时候，我也
暗暗敬祝自己的父母，请他们原谅我。

端午随想 (二则 )
郑策

犹犹忆忆当当年年粽粽子子香香
赵赵承承河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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